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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维明: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对话西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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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
  我们现在谈的软实力，主要是指约瑟夫，奈提出的“软实力”概念。当时，他提出“软实力”

这个概念是旨在思考美国力量能维持多久。赞同“软实力”这种提法的人认为，美国并非单指罗

马文明，而是罗马文明与爱琴海文明的综合，它除了政治、军事和经济力量，还有文化力量，现

在必须提升这种文化力量，使之成为软实力；只有依靠软实力，美国宰制的时间才能够更长，影

响才可能更深。我同意这一观点。 
  软实力这种提法从长远看不会一成不变，它更多是一个策略性的提法。在同一时代，其他一

些概念也被提了出来，包括福山的“历史终结”和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”。这些论调的基本着眼

点都是如何回应来自西方以外力量对西方构成的冲击。现在重新看这些问题，我想大家已经形成

了新的共识:“历史终结论”的提法是荒谬的；在亨廷顿在世时，我和他也曾讨论过“文明冲突论”
这个问题，假如确实存在文明冲突的威胁，那么文明间的对话就更有必要了。 
  我曾在联合国作过一个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报告，提出:假如没有对话，抽象的普世主
义就会造成霸权；假如没有对话，对于每一个特殊民族的认同就会变成封闭的特殊主义，甚至会

变成原教旨主义，乃至带有侵略性。所以大家相互间一定要通过对话把这些困难消解掉，即使无

法消解，也可以因此而把各个复杂面体现出来。美国总统奥巴马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争议非常大，

但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，我认为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贡献，就是把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给

整个消除掉了。他强调对话，到伊斯兰世界去对话，到埃及去对话，到非洲去对话。美国也因此

从一个单边主义的宰制性力量成为了一股协调的力量，无论协调是否成功(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相
互牵制)，但是有无自觉性本身就构成了很大的差别。 
  如今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中国正在走向多元。中国社

会对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转变，大家不再像 100年前那样总是拿中国糟粕的糟粕与西方精华的
精华做对比。中国政府目前也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与外界对话的平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应该认

识到，软实力这种提法是一个错误的引导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，跟着提软实力。西方在提软实力

时提倡民主政治，目前西方的软实力非常大，不要说美国，就连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日本，其

软实力都远远超过中国的软实力。在西方明显占强势的情况下，我们与西方之间想要进行平等的

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
  因此，我们首先要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谈软实力?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到底是一个宰制性的权
力斗争还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境界?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境界。美国的政治纯粹是地
方政治，很难跳出国家利益这个层面，但是中国民众对“天下”这个观念习以为常。假如现在中

国要考虑中华民族的价值，当我们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发生矛盾有冲突时，我想很多人会把世界

利益作为我们利益的基础。这种“天下”的观念是十分了不起、在西方非常少见的资源。像这种

观念，还有仁义礼智信，这些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，他们虽然来自地方，但都得到人们普遍认

可。世界上，不讲仁、没有正义、没有智慧、没有礼让，可以吗?显然是不可以的。因此，我有
一个期待，就是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发展成为亚洲价值，并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，这样才有可

能做到与西方的核心价值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对话。而只要双方能坐下来对话，中间的交互

影响就可能出现。 
  儒家提倡的很多价值在西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，如责任、同情的价值等，这就需要我们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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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和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。西方讲理性、法治还有个人尊严，我们讲“和谐社会”，这与

个人尊严不应该有矛盾冲突，尽管我们的重点不一定相通。现在“和谐社会”最大的考验，是能

不能做到尊重截然不同的他者。拿中国国内来讲，如果国内不和谐，不要说把“和谐社会”的观

念输出，就连国内都没有市场。假如我们无法处理好民族问题，就不“和”了。这就要求我们对

“异”有深刻的了解。和谐必要的条件是“异”，没有“异”就没有“和”，不同的佐料才能烹饪，

不同的颜色才能作画，不同的音乐才能谱曲，因此“和”绝对不等同于“同”，“和”的对立面是

滑落到“同”，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。比如在处理民族问题上，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宗教，不了解

他们的信仰，不了解他们对文化的执著，不了解他们的历史，不了解他们人格在塑造文化中起的

重大作用，就很难实现彼此之间真正的对话。 
  所以这不仅仅是软实力的问题，中国政府提出的对话问题有没有吸引力才是非常关键的，只

有通过吸引力才能很好地把中国的核心价值阐发出来。在西方，已经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对启蒙

所起的作用作了严厉的批评，这其中包括女性主义者、环保主义者、文化多元主义者等，他们提

出了很多问题。我们应该同这些力量对话，促进与西方进行“平等的”对话。 


